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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曲阜孔子家族长盛不衰，有“第一家族”之誉。原因在于汉朝以降，儒家学说

成为封建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封建王朝的尊孔崇儒，除了层层加封孔子尊号外，又以恩遇圣裔为主要标示。

然而，皇帝对圣裔的态度并不是必然地与其尊孔的姿态同步协调，或忽视圣裔的存在，或故意冷落圣裔，

甚至阻碍圣裔在仕途上的发展，显示出皇权对圣裔的傲慢，及其对孔氏宗族的绝对支配。明朝初年太祖对

衍圣公的态度就明确显示出皇权与圣裔这种微妙复杂的关系。本文试从曲阜现存朱元璋与孔克坚、孔希学

的“对话碑”入手，揭示朱氏与孔氏在明朝初年的真实关系，并从孔克昌对朱氏的谀诗揭示曲阜孔氏虽然

在仕途上遭到挫折，但仍能长盛不衰的原因；进而从历史的长时段考察，即考察元朝后期曲阜孔氏在仕途

上的发达，与元朝统治者的关系，及其孔氏在红巾军起义时期的政治动向，结合明初孔氏的仕途转折，以

揭示明太祖不喜曲阜孔氏的深层次原因。

一、朱元璋对曲阜孔氏的态度及孔氏仕途的转折

明洪武元年（1368 年），孔克坚和其子孔希学赴南京觐见明太祖是孔子家族史的一个重要事件。洪

武六年，孔希学又赴京觐见明太祖，两者之间又有一番对话。洪武元年、六年，孔克坚父子将他们与明太

祖的对话镌刻入碑石，树立于其府第，现仍存衍圣公府（今称孔府）内，史家记作“朱元璋与孔克坚孔

希学的对话碑”①。

今人释读此碑，或从孔子家族史，或从儒学史的角度解读明太祖与孔子后裔的关系，多认为朱氏与孔

氏的对话是明太祖尊孔崇儒、优礼孔子嫡裔的标志。例如有学者虽然对兹碑作了深入细致的解读，提出了

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但认为朱氏对孔克坚、孔希学父子“非常尊崇”，“对孔氏宗族和衍圣公府极力优渥，

朱元璋对曲阜孔氏的态度及其历史背景

赵文坦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明朝初年朱元璋召见衍圣公孔克坚、孔希学父子，是孔氏家族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朱氏对孔氏严加训
诫，并反元朝之道而行之，“不烦以政”，曲阜县尹世袭制度也改为世职知县制度，孔氏仕宦为之一变。表面
原因是，元惠宗（顺帝）北迁后，孔克坚首鼠两端，持观望态度，称病不奉召觐见，引起朱元璋不满。深层次
的原因则在于元朝后期朝廷加大尊孔崇儒的力度，对圣裔也更加优遇，孔克坚和族人孔思立进入中朝，历官省、
台，位列显宦。普通孔氏族人也凭藉朝廷的“孔氏恩例”大量进入仕途，其仕宦人数为元朝汉人家族之最。因而，
曲阜孔氏认同元朝蒙古、色目、汉人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忠诚于元朝，敌视红巾军。

关键词：孔氏仕宦；政治动向；朱元璋；衍圣公；世职知县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0)03-0064-08

收稿日期：2020-03-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8JJD197）：孔氏南北宗研究。

作者简介：赵文坦（1963-），男，山东嘉祥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①兹碑石至今犹存衍圣公府（今称孔府）二门里东首。骆承烈：《石头上的儒家文献》, 济南：齐鲁书社，2001 年，

第 249、250 页。本文引述兹碑文，不再注出处。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0.03.009



65

①孔祥安：《明初朱元璋的尊孔崇儒及其政治原因——以曲阜現存洪武初年的碑文为考察中心》，载《孔子学刊》第

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②《明史》卷 284《孔希学传》，北京：中华书局，第 7297 页。

③黄进兴：《皇帝、儒生与孔庙》，北京：三联书店，2014 年，第 74 页。

④宋濂：《孔克坚神道碑》，《阙里志》卷 13，明嘉靖刻本。以下引该版本不再注明。

⑤陈镐：《阙里志》卷 7《制敕一》。

且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①。之所以如此判断，大约是因为孔克坚觐见明太祖之后，衍圣公进秩二品，

阶资善大夫，其它政治待遇在表面上似乎得到了提高，如自洪武七年起，孔希学“每岁入朝，班亚丞相，

皆加宴赉”。太祖废除宰相制度后，还令孔讷“班文臣首”②。但这只是部分表象，实际情况恐非如此简单。

兹略引碑文如下，以便于分析：

洪武戊申十一月十四日早朝，宣圣五十五代袭封衍圣公臣孔克坚，于谨身殿同文武百官面奉圣旨：

“老秀才近前来，你多少年纪也？”臣对曰：“五十三岁也。”上曰：“我看你是个有福快活的人，

不委付你勾当。你常常写书与你的孩儿。我看他资质也温厚，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

万世的好法度，你家里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用！你老也常写书教训者，休怠惰了。于我

朝代里，你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呵不好。”二十日于谨身殿西头廊房下奏上位：“曲阜进表的回去，臣

将主上十四日戒谕的圣旨备细写将去了。”

所谓“不委付你勾当”，就是不委付孔克坚官职。从明太祖的语辞看，他对孔克坚并无礼遇之意，因为“秀

才”一词是元朝对读书人的通称，而孔克坚在元朝后期世袭公爵，官至秩二品，有礼部尚书和侍御史等实职，

非一般读书人可比。朱氏对孔氏是教训的口气，一是教孔克坚遵守祖宗法度，效忠于大明王朝。二是教孔

克坚多读书写书，以训诫孔氏子弟。当然读与写的都是“三纲五常”为主旨的内容。黄进兴先生认为明太祖、

孔克坚二人关系紧张，明太祖不喜孔克坚③。甚有见地。

明朝名臣宋濂曾称道孔克坚“学极博精，尤善《春秋左氏传》”④。孔克坚曾在元朝任同知太常礼仪院

和礼部尚书，并非不学无术之人。又，朱氏训话中“好人”这两个字眼亦颇堪玩味。孔子苗裔，诗书传家，

虽然不是历朝历代都出硕学鸿儒，但知书达理，应大致不差。为何明太祖说出“于我朝代里，你家里再出

一个好人呵不好”这样的话来？其中隐情乃在于孔克坚对元朝和明朝的态度。元朝后期曲阜孔氏在仕途上

颇为顺畅，入仕版者众多，孔克坚和孔思立等更是位列高官显贵，颇得元顺帝和蒙古色目官员的青睐（详后）。

孔氏认同元朝的统治而敌视元末农民起义是很自然的。在元朝与红巾军的战争中，孔克坚站在元朝廷一边，

为其出谋划策，自然是朱元璋的对立面。这应该是朱氏不喜孔氏的主要原因。朱元璋建国号、称皇帝后，

孔克坚仍称病不赴诏。徐达攻占曲阜，孔克坚成了大明国的俘虏。其时元顺帝虽北遁应昌，大元帝国（后

世将顺帝撤出元大都后的元帝国称为“北元”）却没有灭亡，孔克坚或许仍认为还是大元帝国的臣僚，因

此不应明太祖之召，也可以说是顾及他与元顺帝的君臣之义。

朱元璋不喜孔氏，或许还有其心理自卑因素。洪武元年（1368 年）三月初四日，明太祖给孔克坚的亲

笔谕旨有“然彼孔氏非常人也。彼祖宗再教于世历经数十代，每每宾职王家，非胡君运夫独为今日之异也。

吾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虽曰庶民，古人由民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尔若无疾称疾以慢吾

国不可也”之语⑤，显然怀疑孔克坚不认同大明帝国。成吉思汗的子孙号称黄金家族。曲阜孔氏也是累世缨

紫、安享尊荣的世家，在异族蒙古统治下，世袭衍圣公的品秩不降反升，倍增荣光。元顺帝虽未曾至曲阜，

却频频遣使诣阙里祀孔，作出尊孔崇儒的姿态。而朱元璋出身贫苦农家，曾出家为僧，乞讨为生，出于社

会的最底层。当孔克坚接到朱元璋要他赴京觐见的诏令后，心里恐怕是五味杂陈，朱氏本以草莽英雄起家，

未必能够坐稳江山，然明军已经把元顺帝赶出大都 ,元朝已日薄西山，顺帝困守漠北，能否东山再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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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预料，因此难免首鼠两端①；孔氏受元朝厚恩，在元朝尚未灭亡的情况下迅速投降新的王朝，也会落下

背信弃义、违背祖训的骂名。孔克坚更可能心存恐惧，为元军出谋划策镇压红巾军的经历（详后），使得

他心里忐忑不安。于是称疾而不奉召，仅派其子希学赴南京觐见，也自然引起朱氏不快。

曲阜衍圣公府内的碑刻中，还记载着洪武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明太祖对孔希学的一番训诫，略曰：

今尔为袭封，爵至上公，不为不荣矣。此非尔祖之遗荫欤！朕以尔孔子之裔，不欲于流官内铨注

以政事烦尔，正为保全尔也。尔若不读书，孤朕意矣！且人年自八岁至弱冠，多昏蒙未闻，不肯向学。

自冠至壮年有室，血气正盛，百为营营，亦无暇好学。尔年近四十，志虑渐凝定，见识渐老成，正好

读圣人之书，亲近明师良友，蚤夜讲明道义，必期有成。四方之人知尔之能，皆来执经问难，且曰：

此无愧孔氏子孙者。岂不美哉！然四体之动，乃德之符，步履进退必用安详，不可欹斜飞舞，久久习熟，

遂为端人正士。朕今宛曲教尔，尔其自择，还家亦以此教子孙可也。勉之哉。勉之哉。② 

明太祖所谓“不欲于流官内铨注，以政事烦尔”，就是只给孔希学爵位，不任其官职。但诫其“蚤夜讲明道义”，

无非还是修习儒家尊君之道，效忠朱明，并且使其成为士民遵守儒家纲常的榜样。孔克坚年仅五十三岁，

孔希学年未不惑，正值壮年，明太祖却不委付他勾当，并非体贴关怀，而是反元朝之意而行之，即斩断衍

圣公父子及其后裔的仕途，在政治上冷落疏远他们。对在元朝做过官的曲阜孔氏族人也以“不烦以政”的

理由不再任用。明永乐九年（1411 年）孔颜孟三氏学教授文时中曾说“迨圣朝兴运，聿新文治，凡宣圣子

孙待以优礼，不烦以政”，原元朝虞城教谕孔思政“遂以优游乡里，以教子睦宗为事，乐其天年”③。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曲阜是封建帝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宋朝时以衍圣公或孔氏族人任曲阜令，

所谓“国朝以来，世以孔氏子孙知仙源县，使奉承庙祀”④，且衍圣公多兼曲阜令。金朝仍之。至元朝而一变，

实行“世封其大宗为衍圣公以奉祀事，世任其小宗为曲阜尹”的制度⑤。所谓“小宗”，专指孔元用后裔特

别是孔治的子孙。至明初又一变，由小宗世袭县尹制度改为世职知县制度，即改由从生活在曲阜的孔仁玉

所有后裔中选任，无论其是大宗还是小宗，是“袭封位”还是其它“位”。如洪武七年（1374 年）任曲阜

世职知县的孔克伸属“袭封位”下⑥，虽然也是孔元用之后裔，但不是孔治之后，而是孔治之弟孔澄的孙子，

与孔希大、孔希章同支不同祖。十五年，任曲阜县令的孔克㽦是孔元敬曾孙⑦，属“博士位”下。十七年，

以五十六代孙希文任曲阜知县，孔希文是孔道辅之子舜亮之后裔⑧，属“中散位”下。二十八年，任曲阜知

县的孔希范是孔克坚之子⑨。永乐九年，任曲阜世职知县的孔克中是宋朝刑部侍郎孔宗翰的十世孙，属“侍

郎位”下⑩。曲阜县知县世职制度使得衍圣公不再兼有主奉孔子林庙祭祀和曲阜县政的权力，也使得元代孔

元用的后裔这一官宦世家不再专有世袭曲阜县尹的权力。

洪武七年（1374 年），明太祖亲自选拔向他表达忠心、歌功颂德的孔克伸任曲阜知县。是年，因曲阜

知县阙员，朝廷命孔氏族人保举贤而有文者袭其职。衍圣公孔希学同族人孔思矩等二十八人从公保举孔克

①刘厚琴：《家族春秋》，第 147 页，李景：《家事本末》，第 94 页，二书皆收入《孔子家族全书》，沈阳：辽海出版社，

2000 年；李鹏程等：《天下第一家——孔子家族的历史变迁》，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 年，第 144 页。

②骆承烈：《石头上的儒家文献》，第 350 页。

③文时中：《孔思政墓志铭》，《阙里志》卷 13。

④《宋史》卷 119《宾礼四》，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第 2799 页

⑤周伯琦：《大元释奠宣圣庙碑记》，《阙里文献考》卷 34，清乾隆刻本。

⑥许彬：《孔克伸墓表》，《阙里志》卷 13。

⑦黄清老：《孔元敬墓碣铭》，《阙里志》卷 13。

⑧李贤：《孔信墓表》，《阙里志》卷 13。

⑨胡俨：《孔希范墓表》，阙里志卷 13。

⑩杨荣：《孔克中墓表》，黄谦：《孔滨墓志》，《阙里志》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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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堪任此职。四月，明太祖召克伸入见。明朝许彬撰《孔克伸墓表》记述其场景颇为生动：

上曰：“你晓得作诗么？”对曰：“臣颇晓。”上曰：“颇晓即是晓的，礼部官赐他纸笔，就以

蒋山为题。”克伸俯伏丹墀，须臾而成。其诗曰：“压尽群山素有名，巍巍雄势独峥嵘。数峰碧玉朝大阙，

一带螺屏映帝京。云窦雨晴龙虎现，月岩风暖凤凰鸣。应知圣主无疆福，日听昆仑万岁声。”诗呈，

上朗诵数四，喜动天颜，笑曰：“莫说你别才调，只这首诗也，膺做个知县恁多官，将此诗与他传播

天下。”克伸稽首而退。上顾谓侍臣曰：“真孔氏子孙也。”遂授是职，赐之敕命。① 

孔克伸作诗将明太祖颂称“圣主”，表示对大明帝国的极大认同，博得了明太祖的欢心，是明太祖对

孔克坚训示的孔子后裔中的“好人”，遵守“祖宗法度”的“孔子真子孙”，不仅可以领袖曲阜孔氏族人，

也可以作为全国士民的表率，“将此诗与他传播天下”即是此意。曲阜世职知县选任的标准，由原来的与

孔氏大宗的血缘关系亲疏一变而为对大明帝国的忠诚程度和对朱氏赞颂声音的高低了。孔氏也得以保持其

自家人执掌曲阜县政的权利。

二、孔氏忠诚元朝的背景：元后期孔氏的仕宦

曲阜孔氏对朱元璋的态度，缘于元朝后期朝廷对孔氏的优遇。蒙元时期是曲阜孔氏在仕途上发展的一

个重要时期。早在十三世纪二十年代，蒙古、金朝、南宋争夺中原汉地时，孔子五十一世孙孔元用审时度势，

率曲阜孔族和庶族降附大蒙古国的国王孛鲁，其子孙得以世袭曲阜令。孔子五十世孙孔鼒和孔子五十三世

孙孔淑两家也因获知于忽必烈或随从元军征宋而进入仕途。不过，自孔元用降蒙至忽必烈末年，曲阜孔氏

入仕者仅十余人，且官职低微。元朝中期起，蒙廷尊孔崇儒，恩及孔子后裔，孔氏凭藉其补文学掾的恩例，

大量进入仕途，先做教官，由教官而吏员，然后由吏员出职。但官职仍然不高，多为下品，中品者鲜少。

至元朝后期，即元顺宗时期，曲阜孔氏仕宦出现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在仕版者众多，达 90人，其中以教官

致仕者 43人，在中央都省、御史台、翰林国史院、秘书监、大宗正府及路府州县、行台等任行政、监察和

文化礼仪职务者多达 47人。二是孔克坚、孔思立等进入中朝，历官省台，名列显宦②。而孔克坚父子、孔

思立等数位高官的仕历最能显示曲阜孔氏在元后期仕途上的发达，以及与朝廷、与朝廷中蒙、汉、色目重

臣的关系。

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 年），孔克坚袭封衍圣公爵位。至正十五年（1355 年）十月，因平章政事达世

帖木儿（达识帖睦迩）的举荐，元廷征召孔克坚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达世帖木儿）荐公（克坚）明

习礼学，征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以子希学袭公爵”。精通礼学，娴熟祭仪，本是孔克坚的长项，“是年冬，

帝亲郊，公摄太常使，盛服襜然，登降有容，观者称为达礼”。顺帝郊祭甚是成功。其后，御史大夫雪雪

言孔克坚材宜近侍左右，拜中台治书侍御史，但孔克坚未受职而辞归山东③。按，太常礼仪院正官院使二员，

正二品；同知二员，正三品④。孔克坚在曲阜做衍圣公，主持孔子林庙祭祀，虽然早在顺帝至正八年四月就

升秩从二品⑤，但是此为清流官，同知太常礼仪院事却是实官、朝官。所谓“中台”，即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

“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⑥，朝廷三大机构之一（另两个是中书省、枢密院）。孔克坚辞去治书侍御

①许彬：《孔克伸墓表》，《阙里志》卷 13。

②拙文：《蒙元时期曲阜孔氏仕宦考》，待发。

③宋濂：《孔克坚神道碑》，《阙里志》卷 13。

④《元史》卷 88《百官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217 页。

⑤《元史》卷 41《顺帝本纪四》至正八年四夏四月乙亥纪事：“帝幸国子学，赐衍圣公银印，升秩从二品。”北京：

中华书局，第 882 页。

⑥《元史》卷 86《百官志二》，第 2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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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职位，或跟雪雪因受其兄哈麻牵连被处死有关。

孔克坚之所以能够任官中朝，是因为华化的色目人官僚的赏识和举荐。举荐孔克坚的达识帖睦迩，康

里人，字九成，“幼与其兄铁木儿塔识俱入国学为诸生，读经史，悉能通大义，尤好学书”①。可见其通晓

儒家经典。达识帖睦迩历官治书侍御史、枢密院同知、中书右丞、翰林承旨、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江浙行

省平章政事、奎章阁大学士、提调宣文阁、知经筵事等职。至正十五年（1355 年）二月以达识帖睦迩为中

书平章政事，提调留守司。四月，兼知经筵事。八月调为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举荐孔克坚为同知

太常礼仪院事，当在是年二月至八月间。举荐克坚的另一康里人雪雪，因早备宿卫，得顺帝眷宠，累迁官

为殿中侍御史、礼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等职，还曾以御史大夫提调端本堂②。从雪雪举荐孔克坚，亦可知

孔克坚的才学为色目官员所赏识。孔克坚父子当然也为汉族权臣赏识，如至正十六年丞相贺太平奏召孔克

坚为集贤直学士，希学为秘书卿。贺太平在顺帝时历官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迁御史中丞、中书平章

政事、御史大夫、左丞相、翰林学士承旨等职。至正二年，曾总裁辽、金、宋三史的修撰。另外，至正十

年元朝爆发了红巾军起义，蒙廷重用孔克坚，也有笼络汉人之意。

至正十九年（1259 年），孔克坚迁礼部尚书，知贡举。“时四方士避乱乱多集都邑，公（孔克坚）请

设流寓科以取之”③。《元史》亦记至正十九年中书左丞成遵建言“设流寓乡试之科，令避兵士民就试”。

又记：“既而监察御史亦建言此事，中书送礼部定拟：……中书省奏准，如所拟行之。”④流寓科目当是孔

克坚首倡，通过成遵奏请。其考试程序、录取名额亦当由孔克坚拟定。此为孔克坚对元末科举考试的一个贡献。

不久孔克坚又官陕西行御史台侍御史。至正二十二年，孔克坚除国子祭酒，“帝赐上尊，太子书大成殿额

以赐公”。其被顺帝和皇太子尊宠如此。

孔思立是蒙元时期曲阜孔氏家族官位最高者，少年时曾“游太学”，“释褐太常太祝，新河县尹”⑤。

思立初入仕在太常礼仪院，继任新河县尹。顺帝后至元元年（1335 年）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监察御史⑥。后

至元五年仍为监察御史⑦，未几升侍御史⑧。至正五年（1345 年）十月前，已由御史台转官中书省⑨。至正

七年七月，思立即超拔中书省参知政事⑩，仕途可谓顺利。思立之进入中朝，得力于丞相贺太平的提拔。次年，

思立被丞相脱脱污以罪罢黜，《元史•太平传》曰：“是时，中书参政孔思立等皆一时名人，太平所拔用者，

悉诬以罪黜去。”《元史 •吕思诚传》又载：“御史大夫纳麟，诬参政孔思立受赇事。”可知思立遭罢职

乃因为脱脱、纳麟与贺太平的政争被中伤，非实有其罪。陈镐《阙里志》略谓思立“历省、台二十余年”，

“累官至正奉大夫，中书参政，知经筵事”11。知经筵事或在罢中书参政之后。

曲阜孔氏受大蒙古国厚恩，孔克坚、孔思立等更成为上层统治阶级分子，与蒙古、色目权贵有共同的

政治经济利益，其忠诚于蒙元，当无疑义。

①《元史》卷 140《达识帖睦迩传》，第 3375 页。

②《元史》卷 205《雪雪传》，第 4581-4585 页。《元史》卷 44《顺帝本纪七》，第 924 页。

③宋濂：《孔克坚神道碑》，《阙里志》卷 13。

④《元史》卷 92《百官志八》“科目”条，第 2345 页；卷 45《顺帝本纪八》，第 947 页。

⑤《阙里文献考》卷 80《子孙著闻者第十五之八》，清乾隆刻本。

⑥王士点：《秘书监志》卷 10，四库全书本。张铉：《至大金陵新志》卷 1《行台察院公署图考》，卷 6 下《官守志》，

四库全书本。

⑦《阙里志》卷 8《制勅二》。

⑧张枢撰《吴师道墓表》，《吴师道集》附录，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 年。

⑨欧阳玄：《进宋史表》，所列朝臣有“郎中孔思立”，《圭斋文集》卷 13，四部丛刊本。

⑩《元史》卷 113《宰相年表二》，第 2849 页。

11 陈镐：《阙里志》卷 2《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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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朱氏不喜曲阜孔氏的深层次原因：孔氏在元末的政治动向

元朝末年，面对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元廷有意利用衍圣公的声望控制山东地区，笼络汉族人心。孔

克坚也为元廷镇压农民起义出谋划策，企图挽救元朝统治于不坠。至正十五年（1255 年），孔克坚辞官回

到阙里。次年，朝廷拜孔克坚山东道肃政廉访使，孔克坚既受诏，又复辞命。此时毛贵率领的红巾军攻打

到了山东，孔克坚辞去山东道肃政廉访使的原因当是避乱。孔克坚率家人逃往大都，行次藁城。因丞相贺

太平的奏请，朝廷授孔克坚为集贤直学士，希学为秘书卿。宋濂记载：“公至燕都，剧盗毛贵犯畿甸且廹，

廷议弃燕迁关中。公曰：‘太子当与社稷宗庙俱为存亡，乌可弃而他之？今勤王之兵颇众，与之决战，盗

可平也。’如公言，盗果败去。”①《元史 •贺太平传》也记载了元廷议“迁都”一事，“时毛贵据山东，

明年，由河间入寇，官军屡败，渐逼京都，中外大骇，廷议迁都以避之，和者如出一口。太平力争以为不可，

起同知枢密院事刘哈剌不花于彰德，引兵击之，大败贼众，京城遂安。”②又，《元史•刘哈剌不花传》：“十七

年，山东毛贵率其贼众，由河间趋直沽，遂犯漷州，至枣林。已而略柳林，逼畿甸，枢密副使达国珍战死，

京师人心大骇。在廷之臣，或劝乘舆北巡以避之，或劝迁都关陕，众议纷然，独左丞相太平执不可。哈剌

不花时为同知枢密院事，奉诏以兵拒之，与之战于柳林，大捷。贵众悉溃退，走据济南，京师遂安，哈剌

不花之功居多。”③皆与《孔克坚神道碑》所记毛贵攻燕京，朝议弃燕迁都事相同。孔克坚之辞官归里，或

许跟贺太平驻军于济宁有关。至正十五年，贺太平为淮南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枢密院事，总制诸军，驻于

济宁，防御红巾军北进。至正十六年，移镇益都。不久又除辽阳行省左丞相。孔克坚在曲阜，当跟贺太平

联系密切，逃往大都行迹，贺太平亦知晓。据上引史料，元朝廷与红巾军决战于大都，虽出于贺太平的力争，

其思谋当出于孔克坚。如此，则孔克坚有大功于元朝。

至正十九年（1259 年）冬，孔克坚擢陕西行台侍御史。陕西行台，全称陕西诸道行御史台，设官品秩

同御史台，侍御史秩从二品④。此时镇压红巾军起义的两个地主武装首领李思齐及察罕帖木儿两股军队为争

夺秦陇相攻杀，朝廷不能控制。孔克坚和御史中丞袁涣向陕西行省丞相帖里帖木尔进言劝诫勿自相攻打，

未被采纳。孔克坚其意在于挽救元朝的统治，显而易见。由此亦可见孔克坚对于元朝廷的忠诚。大约是孔

克坚感到在陕西行台难有作为，竟谢病归阙里⑤。还有一种可能，是回曲阜组织地方武装，以对抗红巾军北进。

孔克坚在阙里，跟元朝廷和元军将帅如“幼而敦诗书，说礼乐，长而行所知，遵所闻”的中书平章、知院、

中丞察罕帖木儿及出身“世家名儒”的伯颜普化仍然有联系。此时，察罕帖木儿的军队重新占领曲阜，元

朝廷和地方军阀亦频频致祭于阙里宣圣庙，其事散见于元朝末年曲阜碑刻。察罕帖木儿等华化的蒙古、色

目人熟读儒家经典，赞同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统治中国。至正二十五年又有皇太子遣枢密

院经历魏元礼代祀阙里宣圣庙之举⑥。他们祀孔的举措势必加深孔克坚对蒙古、色目官员的认同，进而加深

对蒙元统治的认同，因而忠诚于蒙廷。

事实上，起义农民对孔子还是尊崇的，对孔子后裔并不仇视，从孔克坚撰《大义书院记》可见一斑。兹《记》

述及孔子五十三世孙孔浩初建书院时名曰“春秋书院”、后改名“大义书院”的经过，略云：

始名春秋书院，后改大义书院。其名春秋书院者，取获麟绝笔之义。改名大义书院者，丙申地方宼乱，

害及士民。寇欲弋取尊圣之名，入庙而礼拜焉。世德公处之裕如，语于庙中曰：“圣道莫大《春秋》，

①⑤宋濂：《孔克坚神道碑》，《阙里志》卷 13。

②《元史》卷 140《太平传》，第 3370 页。

③《元史》卷 188《刘哈剌不花传》，第 4307 页。

④《元史》卷 86《百官志二》，第 2179 页。

⑥魏元礼：《代祀阙里记》，骆承烈：《石头上的儒家文献》，第 336、337 页。



70

而《春秋》一书，总以明君父之大义，不可越也。”寇感公言，遂息其乱。一时士民感德，故请改大

义书院以志盛事耳。① 

丙申年即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 年）。所谓“地方寇乱”，是指济宁、巨野一带也发生了反抗元朝统治的

农民起义。孔浩字世德，“世德公”即指孔浩。孔浩不仅没有加入到农民反抗异族统治的行列，而是以“君

父之大义”劝诫起义农民顺从蒙元统治，忠君爱国（大元帝国），不可犯上作乱。孔浩对待起义农民的态

度正代表了曲阜孔氏官员们忠于蒙元朝廷、反对农民起义的政治动向。

元朝将全国人民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但在统治国家上实行蒙古、色目和汉人地主阶级

的联合统治。元末农民战争兴起后，即使是位列第四等级的江南汉族地主阶级也敌视起义农民，或为元军

将领出谋划策，或向元廷提供经济援助，也有逃往他乡的，甚至组织地方武装，抵抗、镇压小股起义。因

为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与蒙古、色目地主阶级是一致的，与元廷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②。又如元代汉人、南

人进士群体，当他们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新贵或显宦后，也是高度忠诚于元廷，极端仇视、凶狠镇压起义农民，

甚至为元廷“殉难”、“死节”③。孔氏为官者也是统治阶级的成员，其政治动向与政治行为与江南汉族地

主阶级和汉族进士群体类同。南方的孔氏在元末也有组织地方武装的，如孔氏南宗后裔孔撰“元时署明道

书院山长”，其五世孙孔思敬、孔思谦昆仲居句容，“元季同以义兵保障乡里，为义兵长”④，同反元的红

巾军对抗。温州平阳孔氏后裔也以“孔氏恩例”出任教官，元朝末年也同样心系朝廷，协助地方官府镇压

红巾军⑤。

作为北方汉族地主官僚阶级的代表之一，作为孔氏宗长的衍圣公孔克坚、孔希学在元朝末期更是与元

廷站在一起，势所必然。曲阜孔氏是否也组织了“义军”呢，特别是徐达北征时，曲阜孔氏是否加入到抵

抗明军的元军中了呢？笔者尚未发现直接史料记载。不过，我们由《孔子世家谱》可知，曲阜孔氏族人中

孔子五十三世孙、五十四世孙、五十五世孙男性绝嗣者和迁徙它地者极多，是个很诡异的现象。五十三世

绝嗣者集中在孔鼒的后裔中，即孔泾的同代人。孔泾生活在元后期明初期，其兄弟、堂兄弟亦当大多生活

于同时期，多达三十九人，竟有二十二人绝嗣，有九人传一世而绝，或死于元末战争，一人不详，一迁安

徽桐城，一迁夏津，在曲阜有传者仅五人。其他如与孔鼒同在“博士位”的孔摅的后裔中，“侍郎位”的

孔权、孔 的后裔中，第五十三、五十四世孙绝嗣者也很多。曲阜孔子中五十三世孙共 84人，绝嗣者除孔

鼒的后裔外，还有 13人。余 49人中，出仕者仅 20余人。“袭封位”中，则有不少五十五世孙即孔希大、

孔希章同辈人绝嗣。孔子五十四世孙 104人，50人无嗣，多属“袭封位”和“中散位”，64人事迹不详。

孔子五十五世孙 100人，72人事迹不详，	50人无嗣。孔子五十六世孙 63人，27人无嗣⑥。总之，孔鼒等

“博士位”后裔在同辈人中出生较晚，五十三世无嗣者多，而“袭封位”后裔在同辈中出生较早，五十四

世、五十五世无嗣者多，都集中在元末期。元末曲阜孔氏族人锐减，恐怕不只是生理疾病的原因，似乎也

不会无辜遭受兵燹，因为元廷尊孔，“寇”亦尊孔，从前述元廷和军事官员至曲阜祀孔的碑刻和孔克坚《大

义书院碑记》可知他们都不会对“圣裔”妄加杀戮。是否曲阜孔氏在元末组织了“义军”，与红巾军作战，

致其族人大量死亡？有待后考。

①孔克坚：《大义书院碑记》，《续修巨野县志》卷 7，民国刻本。

②陈高华：《元末农民起义中南方汉族地主的政治动向——兼谈元末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收入其《元史研究论

稿》，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第 270-276 页。

③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76-90 页。

④《阙里文献考》卷 79《子孙著闻者第十五之七》。

⑤陈彩云：《蒙元统治下故宋世家大族的挫折与延续——以温州平阳孔氏家族为例》，《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6 年

第 3 期。

⑥孔德成：《孔子世家谱》初集卷 2，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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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年曾有曲阜孔氏族人被迁徙到临濠。《孔泾墓志》记孔泾在明初的遭遇，“逮夫圣朝□兴，有

元失驭，以闲良官随例居临濠，时五十五世孙国子祭酒孔公克坚以公一派子孙，特蒙奏请，遂释还乡里，

令长多族”①。《阙里文献考》也记其“明初，遵例徙临濠，以五十六代衍圣公奏，得放还乡里，为孔庭族

长”②。为何孔泾被迁徙到临濠，在明初曲阜孔氏家族中是个案，还是有许多孔氏族人遵例迁临濠？是否与

对抗农民起义和朱氏的明军有关？皆有待后考。另，元末明初曲阜孔氏迁徙其它地方者也颇多。总之，曲

阜孔氏既受元朝厚恩，而忠诚于元朝，仇视红巾军，应该是合乎情理的。这也正是出身于红巾军的明太祖

不喜孔氏的深层次原因。

余　论

曲阜孔氏是中国家族史上的一颗常青树，衍圣公府更有“与国咸休”、“同天并老”的美誉，因为历

朝历代统治者尊孔崇儒必然恩及孔子苗裔。但是明初以后，朝廷只是封授孔子嫡裔威望崇高的衍圣公爵位，

不再授予其官职。明清时期的衍圣公府只是贵族地主，也不再是官僚地主。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之际，曲

阜孔氏也难免有流离失所，甚或有死于兵火的遭遇。当前朝危亡之际，他们往往恪守“君臣之义”的祖训，

忠于旧主，对抗反叛者或异族入侵。而当新的王朝建立之后，如何对待胜朝和新朝，又往往成为他们的两

难抉择。孔氏在新朝仕途的顺畅或转折，实取决于他们在旧朝衰亡、新朝兴起时的政治动向。迅速抛弃旧主，

投入新主怀抱者，会很快成为新宠，安享尊荣。犹豫观望者，则可能在仕途上遭到挫折。明初孔氏的际遇

即属于后一种情况。孔克坚觐见朱元璋之后，尽管朱氏在礼仪和物质待遇方面对孔氏颇为优渥，但是若把

孔氏在元朝的仕宦和在明朝的仕宦作对比，这样的优渥未免打个折扣。不惟衍圣公不再有做官的机会，曲

阜知县的选任标准也为之改变，而且，虽然明代曲阜孔氏家族人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但明廷对曲阜孔氏“不

烦以政”的政策，致其在仕版者较之蒙元时期大为减少了。

Zhu Yuanzhang’s Attitudes to Kong Family of Qufu and the Historic Backgrounds
ZHAO Wen-t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It was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Kong family that Zhu Yuanzhang summoned 

the father and son　Kong Kejian and Kong Xixue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Zhu’s reprimanded severely　to 

Kong’s, and acted against the Yuan dynasty,“no bothering with politics”，the magistrate hereditary system 

which in Qufu County was also changed, this means that heirs no longer had strict origin requirements as 

before, so 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e members of the Kong family became official changed. The apparent reason 

is, after YuanHuizong (Shundi Emperor) moved north, Kong Kejian lacked of firm stance, holding a wait-and-

see attitude, and declared that he was sick and did not want to obey the call to go to Nanjing, this caused 

Zhu’s dissatisfaction. The deeper reason is that the courts in the late Yuan Dynasty increased their efforts to 

respect Confucianism, and were more favorable to the saints, Kong Kejian and the tribe Kong Sili entered the 

Court, held official positions in Zhongshu Province and Yushitai. Ordinary Kong clan person also entered the 

official career in large numbers by virtue of the court’s“Kong clan’s grace”, the number of official officials 

is the highest among the Han families in the Yuan Dynasty. Therefore, Qufu Confucianism agreed with the 

joint rule of the Mongolian, Semu, and Han landlord classes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hostile to the Red Scarf 

Army.    

Key words: Kong’s official; Political trends; Zhu Yuanzhang; Yan Sheng Gong; county magistrate by 

ancestral appoin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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